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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发音为“杜伊斯堡”的城市

不少，德国、荷兰和比利时都有同名城

市，但人们最熟悉的当属德国工业重镇

鲁尔区的杜伊斯堡。这座位于莱茵河与

鲁尔河交汇处的内陆港口城市，描绘着

德国版的“光荣与梦想”：光荣属于过往

的“欧洲钢铁之都”，梦想则依托在共建

“一带一路”中努力创造的未来。

在水一方的河流之歌

杜伊斯堡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南北

向的莱茵河从城中淌过，城市沿着这条

河流延展开来，东西向的鲁尔河则给这

座城市画出一条漂亮的高腰线。作为德

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城市之一，杜伊斯堡

拥有 600 余座桥梁，甚至超越了“水城”威

尼斯。当鲁尔与莱茵两河汇流，历史随

着时急时缓的河水溯源，峥嵘往事，在水

一方。

考古遗迹将杜伊斯堡的历史追溯到

2100 年前的古罗马时代，但直到公元 883
年，杜伊斯堡的名字才首次正式出现在

文件中。古德语中的“杜伊斯堡”意为

“小山上的城堡”，作为中世纪显赫一时

的商业城市，杜伊斯堡的“堡”是当年的

皇帝行宫，如今的市政厅就是皇室花园

的一部分。皇宫的选址和贸易的繁盛，

均 依 托 于 杜 伊 斯 堡 得 天 独 厚 的 地 理

位置。

莱茵河同历史长河一样并非一成不

变。罗马人、法兰克人、诺曼人和维京人

来去匆匆，数次易主的杜伊斯堡历经起

伏。11 世纪莱茵河河流转向，杜伊斯堡

也一度远离贸易中心。好在随着河道回

归，15 世纪杜伊斯堡成为汉萨同盟的一

员，大力发展商业；17 世纪末，烟草和纺

织业蓬勃发展，鲁尔与莱茵两河交汇的

港口优势初露锋芒；19 世纪，鲁尔区的煤

矿资源与大型钢铁工厂正式登上杜伊斯

堡的历史舞台。至此，杜伊斯堡齐聚“港

口、煤矿、钢铁”三大元素，工业时代的

“德国奇迹”即将登场。

后工业文明的畅想曲

“比比皆是的焦炭厂冒着黑烟，铸造

厂排出红褐色的滚滚污水，飘浮在空气中

的悬浮粒子令人呛鼻，户外的一切都被蒙

上一层黑灰……”1958 年，德国作家海因

里希·伯尔这样形容鲁尔区，这位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可能想不到，半个世纪之后，

鲁尔区会当选“欧洲文化之都”，而杜伊斯

堡即将成为世界园艺博览会的主会场。

这种反差与变化，在北杜伊斯堡景

观公园能收获最直观的体验。公园的前

身是蒂森公司的梅德里希钢铁厂，1985
年因工业转型被废弃。在经过改造的公

园里，工业遗产与生态绿地交织，曾经的

“钢铁之都”被装上了文化新芯；音乐节、

露天电影、攀岩、潜水、山地自行车赛等

活动都在这里举办。这个园区的改造早

已成为典范，英国《卫报》将它列为世界

上最美公园之一，年年都有超过百万的

游客慕名而来。

从北杜伊斯堡景观公园向着莱茵河

的方向前进，便来到德国内河航运博物

馆。博物馆由废弃的室内游泳馆改建而

成，别开生面的青年艺术风格给参观者

留下深刻印象。作为国际化的港口大都

市，杜伊斯堡拥有欧洲最大的内陆港，在

博物馆中能看到诸多历史介绍。

除了公园与博物馆，从杜伊斯堡经

多特蒙德至哈姆的工业文化旅游路线是

鲁 尔 区 如 今 最 吸 引 人 的 旅 游 王 牌 。 此

外，城市还开发了莱茵河畔、鲁尔河谷、

工业文化等数条特色骑行路线……杜伊

斯 堡 聪 慧 又 巧 妙 地 让 昔 日 城 市“ 老 名

片”，成为今朝新景观。

来自东方的新乐章

德国的火车站外，一般都有条名为

“火车站路”或“站前路”的街道，但走出

杜伊斯堡火车站，人们看到的却是“武汉

路”。今天，这个中国城市在杜伊斯堡可

谓家喻户晓——来往于中欧间的货运班

列，80%停在了这里。

杜伊斯堡与武汉的渊源始于 20 世

纪 70 年代，德国曼内斯曼德马格、克虏

伯 工 业 技 术 公 司 和 蒂 森 咨 询 公 司 组 成

的联合财团，赢得了武汉钢铁厂的冷轧

机、连铸机引进项目，这便是新中国工

业史上著名的一米七轧机工程。当时，

300 余名德国技术人员驻扎江城，其中

很 多 来 自 杜 伊 斯 堡 。 汉 江 与 长 江 交 汇

的景色，令他们想起莱茵—鲁尔河畔的

故乡。1982 年，杜伊斯堡与武汉结为友

好城市。

随着杜伊斯堡产业转型，昔日的钢

铁工厂变为物流仓库，源源不断的中欧

班列将蓝色集装箱运到曾经堆满煤炭的

码头。中德两国始于钢铁工业的合作在

21 世纪乘着钢铁巨龙再度起飞，这支来

自东方的钢铁驼队，不仅带来了货物和

就业，也令杜伊斯堡在德国成为“一带一

路”的代名词。

2018 年，在杜伊斯堡莱茵公园，中德

联合筹办了“新丝路上的蓝色集装箱”文

化活动，来自德国、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哈萨克斯坦、伊朗、以色列等国家和地区

的 22 位艺术家，以绘画、装置艺术、现场

艺术、录像艺术和纪录片等形式呈现全

球化、数字化、网络化对地域和传统文化

的影响，为不同文化搭建起沟通交流的

桥梁。

1895 年，杜伊斯堡发达的内河航运

催 生 了 德 国 航 运 交 易 所 的 诞 生 。 建 在

莱 茵 河 和 鲁 尔 河 交 汇 处 的 德 国 内 河 航

运博物馆，生动展示了 100 多年前交易

所的运价公告牌、报纸上的货代信息以

及 装 满 煤 炭 钢 材 的 货 船 。 水 与 火 这 两

大元素构成的城市文化，如今随着中欧

班列的到来，也开启了新的乐章——有

关 中 国 运 河 和 船 舶 文 化 的 特 展 就 曾 在

此举办。

在不久的将来，中欧班列也许会像

莱茵河上往来的船舶一样，成为这座城

市和博物馆不可或缺的文化名片。

杜伊斯杜伊斯堡堡，，
聆听聆听““水水与火之歌与火之歌””

贝夕芬贝夕芬

2016 年，委内瑞拉埃尔卡亚俄狂欢

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委内瑞拉传

统文化第五次进入世界非遗名录。在宣

布审议结果时，教科文组织特别强调了

它入围的原因：“该狂欢节是小安的列斯

地区形式多样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

和融合，对于玻利瓦尔州的埃尔卡亚俄

人传承历史、建立民族认同感和自我身

份的归属感发挥着重要作用。”

的确，埃尔卡亚俄狂欢节被认为是

“一个表现记忆和文化身份的节日”，其

历史可以追溯至 19 世纪中叶。它融合了

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逐渐生发出一种

原生的、独一无二的当地文化。节日期

间，几代人一起参加盛典，不仅促进了委

内瑞拉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家庭凝聚力，

更生动呈现了民族历史和家族记忆的传

递与继承。

“ 埃 尔 卡 亚 俄 ”一 词 在 西 班 牙 语 里

的意思是“合上嘴，别说话”，狂欢节的

来历也与之相关。人们化言语为音符，

将 自 己 的 所 思 所 感 吟 唱 出 来 ，抑 扬 顿

挫，朗朗上口。后来，歌声的表达中加

入了舞蹈和表演，逐渐演变成劳动人民

歌 唱 生 命 和 自 由 的 狂 欢 。 这 种 即 兴 而

发 、节 奏 感 极 强 的 音 乐 被 称 为 卡 利 普

索，在加勒比海南部地区及委内瑞拉非

常 流 行 。 埃 尔 卡 亚 俄 地 区 流 传 的 卡 利

普索具有形式和内容上的双重独特性，

虽然这里并非卡利普索的发源地，却形

成了具有开创性的歌词：一首歌曲里往

往融合着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记录

和 传 承 着 埃 尔 卡 亚 俄 地 区 的 独 特 历

史。当地人民对这类节奏欢快、内容诙

谐的歌曲十分喜爱、不断传唱。因此，

一直以来，卡利普索都被看作埃尔卡亚

俄狂欢节必不可少的要素，更是埃尔卡

亚俄人身份的象征。“它象征着团聚、家

人的重逢，象征着激情、节奏、音乐。”一

位当地女士这样说。

在 这 里 ，狂 欢 节 是 家 庭 的 节 日 ，卡

利普索是家族的传承。在家庭内，人们

向 孩 子 传 授 关 于 埃 尔 卡 亚 俄 狂 欢 节 的

历史和技能，孩子们学习谱曲、弹奏乐

器、唱歌、跳舞或是制作面具。“卡利普

索早已融进我的血液。从我的曾祖母、

祖母、母亲，再到我，每一代人的生命里

都印刻着这个传统。”在狂欢节上扮演

“夫人”的著名卡利普索音乐人卢尔德·
巴桑塔回忆道：“这是一个节日，更是一

个仪式……我从小听着卡利普索长大，

直到有一天，我竟然开始了自己创作，

一切就这么自然地发生，仿佛母亲播种

在 我 身 上 的 音 乐 种 子 悄 然 发 芽 ”。 现

在，巴桑塔每一次参加狂欢节都会带着

自己的女儿，让她亲身感受卡利普索的

独特魅力。在非遗名录的申报仪式上，

年 逾 花 甲 的 巴 桑 塔 的 话 打 动 了 评 审 委

员 会 。 当 卡 利 普 索 的 音 符 和 节 奏 世 代

相传时，民族的记忆也同样得到了承载

和传递。

除了音乐，化装游行也是狂欢节的

重要组成部分。2019 年，有超过 3000 人

参加了埃尔卡亚俄狂欢节，他们化妆成

真实或虚构的角色，跟随着卡利普索的

欢快节奏自由摆动，载歌载舞。作为一

种历史文化的传承，一些特定的角色和

人物在化装游行中固定出场。行进在游

行队伍最前列的是衣着华贵的“夫人”

们，也是埃尔卡亚俄狂欢游行的灵魂人

物，代表着小安的列斯地区各年龄段的

女性，她们无惧年龄，优雅从容；全身涂

黑、手提油桶的调皮小子们的滑稽表演，

与路边的观众相互逗趣，为狂欢节带来

了充盈旺盛的生命力，人们在欢笑中体

味着平等与自由；“矿工们”也是狂欢节

上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的出场是为了

向 埃 尔 卡 亚 俄 辛 勤 工 作 的 劳 动 人 民

致敬。

所有人都沉浸其中，人们在欢快的

节日气氛中自由创造、尽兴狂欢，又在创

造和狂欢中与生活的烦恼对话、和解，纪

念属于自己民族的过去和现在。正如文

艺理论家巴赫金所说：“在狂欢中，人与

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相互关系，通

过具体感性的，半现实半游戏的形式表

现了出来。”

正 是 这 种 充 盈 着 幸 福 与 喜 悦 的 氛

围，吸引了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

在每年 2 月和 3 月举办的埃尔卡亚俄狂

欢节上，人们盛装出席，在节奏欢快的歌

声中，在自由昂扬的舞蹈里，感受生命的

绽放、生活的馈赠、历史的传承……一切

都充满了令人心潮澎湃的生命力和感染

力。一年一度的节日，熟悉的音乐、相似

的舞蹈、人物、表演被一次次重复，在这

样的仪式中，埃尔卡亚俄人的过去和现

在被有效连接，民族的共同记忆在此凝

结。埃尔卡亚俄狂欢节逐渐成为一个凝

聚民族精神并不断从现实中汲取意义的

精神家园。

左上图为祖孙三代人参加埃尔卡亚

俄狂欢节活动。 资料图片

传承历史的节日
邹 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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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伊斯堡内河港景观。

影像中国

德国内河航运博物馆。

资料图片

180 年前，在法国中部的布尔日

诞生了一位日后与马奈、莫奈等印象

派大师并驾齐驱的女性画家，她就是

贝尔特·莫里索。作为 19 世纪印象

派画家，莫里索是第一个被公认的女

性现代主义绘画大师，她将一生的命

运与印象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并把

自己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都倾注其

中，在印象派画家中声誉颇高。莫里

索的全部作品包括 416 幅油画、191
幅粉笔画、240 幅水彩画、8 幅版画、2
件雕塑和 300 余幅素描，这些作品真

实地展现了在那个女性艺术家难以

获得社会认可和尊敬的时代，她是如

何将女性身份、婚姻家庭与绘画事业

结 合 在 一 起 ，成 为 一 名 杰 出 艺 术

家的。

1841 年 ，莫 里 索 出 生 于 一 个 颇

有声望的中产阶级家庭。受家庭熏

陶，她从小就喜爱绘画，少女时代先

后师从学院派画家夏加纳、古典主义

大师安格尔的学生约瑟夫·吉夏尔，

二人在古典主义绘画方面的深厚积

淀 为 莫 里 索 的 写 实 技 法 夯 实 了 基

础。20 岁那年，她师从 19 世纪法国

现实主义风景画家、巴比松画派的中

坚力量卡米耶·柯罗。巴比松画派提

倡“面对自然、对景写生”的现实主义

创作理念对莫里索产生了巨大影响，

成 为 她 日 后 跨 进 印 象 派 大 门 的 助

推力。

听从柯罗的教诲，莫里索穿梭于

博物馆临摹名作和户外风景写生之

间，画技大有进益。创作于 1863 年

的《诺曼底的茅草屋》是其作品中不

多见的一幅风景画。在画中，画家采

用稀薄透明的色调，笔触如同轻轻扫

过，不经意间散布在画面中的小色点

增加了光线的质感，草地蓬松、树影

婆娑，这种若有若无的温柔和朦胧使

画面明显带有柯罗那充满诗意的风

景画意味。1864 年，莫里索的《瓦兹

河畔的回忆》和《奥维斯的小路》两幅

风景画首次在官方沙龙展上亮相，此

后她定期参加沙龙展，并逐渐崭露

头角。

1868 年，经画家方丹·拉图尔的

介绍，莫里索与马奈相识，自此二人

建立了“亦师亦友亦知己”的深厚情

谊。一时间，莫里索成了马奈画中经

常出现的形象，那幅著名的《阳台》中

的 白 衣 女 子 就 是 以 她 为 模 特 创 作

的。经由马奈引荐，莫里索结识了巴

齐耶、莫奈等人，逐渐走进印象派的

艺术圈。 1873 年，在莫奈、雷诺阿、

毕沙罗等人成立的“无名画家、雕塑

家、版画家协会”（印象派的前身）章

程制定委员中，莫里索是唯一的女

性。1874 年印象派首次举办画展至

1886 年 第 八 次（也 是 最 后 一 次）画

展，是莫里索的印象主义创作时期。

作 为 前 卫 艺 术 的 领 军 人 物 ，马

奈是莫里索走上现代艺术道路的指

导者和引领者。莫里索创作于这一

时期的《阅读》《在阳台上》《丁香树

下》等诸多作品中，都能找到马奈绘

画的影子。《阅读》描绘了莫里索姐

姐与母亲一同读书的场景。画面中

母亲身着黑衣，与姐姐的白色衣裙

形 成 强 烈 对 比 ，构 图 大 胆 ，用 色 简

洁。在阳光照射下，白色衣裙呈现

出丰富的色彩变化，人物脸部肌肤

在背景和黑色的映衬下，被画家刻

画得明丽剔透。这种大面积黑白对

比 的 用 色 明 显 源 自 马 奈 的 绘 画 风

格。而在莫里索加入印象派之后，

她又反过来用印象主义的艺术理念

引导马奈。在莫里索的影响下，马

奈走出房门，在外光下创作，更加关

注光线和色彩的变化。可以说，莫

里索和马奈在艺术道路上是互相成

就的关系：没有马奈，莫里索不会走

进印象派；没有莫里索，马奈也不会

成为一名真正的印象派画家。

1874 年 ，莫 里 索 参 加 印 象 派 首

次画展。同年，她与马奈的弟弟欧

仁·马奈结婚。婚后，莫里索在绘画

事业上得到了欧仁的赞赏和支持，

和睦的家庭成为她投身艺术的内在

动力。夫妇二人时常在家中举办艺

术沙龙，常客有印象派画家莫奈、雷

诺阿、德加和诗人马拉美等人，也不

乏当时的艺术评论家。他们在一起

切磋画艺、策划展览、共谋印象主义

的未来。在此期间，莫里索留下了

大量印象主义风格的作品，如《年轻

的女佣》《夏天》《欧仁·马奈与女儿

在布吉瓦》等。这些作品中，画家使

用印象派典型的急促的用笔，表现

出 光 线 与 色 彩 瞬 息 万 变 的 视 觉 印

象 。 而 从 1886 年 至 1895 年 莫 里 索

去世的近 10 年间里，画家在探索光

线表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画面构

图和背景更加简洁，色彩更加鲜艳，

笔触从印象派短促的用笔转变为运

用更长的线条来塑造形体，画风延

伸到现代艺术中。

莫里索的绘画虽然属于印象主

义，却更具独特的艺术魅力，这与画

家的女性身份不无关系。莫里索的

绘画多表现妇女儿童或家庭生活题

材，她也没有像男性画家那样另辟专

门的工作室，而是在客厅作画，据说

有客人来访时，她就把画具收进橱柜

中。在那个新旧观念碰撞的时代，莫

里索凭借智慧、才华和女性特有的细

腻柔韧、真诚善良的性格，出色地完

成了家庭和社会角色的工作，在社会

活动中大方得体、不卑不亢，既不激

进乖张，也不卑微迎合。

莫里索从女性视角观察生活，女

性是她绘画中的主角。她用饱含深

情的画笔记录母亲、女儿、姐姐、女

佣、保姆等人平凡的生活，她们散步、

阅读、梳妆、做女红、打扫房间、照顾

孩子，阅读的女性端庄而有思想，劳

作的女性勤劳而有尊严。莫里索画

中的女性从来没有为取悦男性而搔

首弄姿、扭捏作态的形象，也从来没

有对女性形象的自我诋毁，所有人都

善良美丽且有独立的人格。在创作

于 1872 年的《摇篮》中，画家表现了

姐姐艾玛正在看护摇篮里的孩子。

画面温馨甜蜜、平静安详，艾玛一只

手托着下巴，另一只手轻轻地放在摇

篮上，目光温柔地望着纱帐中熟睡的

婴儿。艾玛的暗蓝色上衣和背景中

小面积的黑色，丰富了画面色调的层

次和构图的韵律。墙上的纱帘透射

出朦胧的淡蓝色，烘托出摇篮和纱帐

的暖色调，使画面充盈着浓浓的暖

意、爱意与诗意。

1896 年 ，在 莫 里 索 去 世 后 第 二

年，法国杜兰·鲁埃画廊为她举办了

回顾展，莫奈等众多知名画家亲临画

展，悼念这位杰出的艺术家。马拉美

亲自为展览目录作了序言，对莫里索

的为人和艺术成就充满敬意：“让我

们转头看看这墙上悬挂的诸多作品，

大家常常赞叹这些画作显示出一位

女性的卓越才华，一位大师的天赋异

禀。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大师将她视

为并肩战斗的画友。她所有完美的

作品无论与谁比肩都难掩其非凡的

价值。她的奋斗与绘画的发展紧密

相连，并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不可忽略

的一笔。”

上图为莫里索创作于 1872 年的

《摇篮》。 资料图片

印
象
派
的
女
画
家

马
躏
非


